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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在没有中国古典学的年代里，古典学就专指研究希腊罗
马经典，当然也就无所谓“西方古典学”这个概念了。

后来，中国学者具备了足够的学术自信和自觉，明白了中
国古典研究是世界古典学的一部分；西方学者也在反省西方
中心论，明白了不能只盯着自己，要把眼光放开。于是——

中国古典学的诞生，呼之欲出。
西方古典学的纠正，此其时矣。
世界古典学的形成，水到渠成。

他们相逢在2024年的北京，相逢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
会上。“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世界著名古典学家格兰·莫
斯特发表演讲《从雅典到中国再回到雅典》，用“8个重大相
似”和“6个基本区别”表达了西方古典学界对中西方两大文
明传统的看法，千言万语概括为一句话：“中国没有荷马，希
腊也没有孔子。”

每一次文明的深层相遇，都是世界走向前方的一次机
会。 （李煦）

有了中国，才叫世界

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第二个思想创建轴心时代”
读+：您有一个重要观点——人工智

能可能推动人类文明进入第二个思想创
建轴心时代，所以人类特别需要研究古典
学，以此为文化更新做好准备。这个观点
能否展开谈谈？

徐建委：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技术革
命，直接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大变革。今天
我们面对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很可能
是文字发明以来人类在智识领域最为关
键的技术进步，这必然会让人类文化发生
前所未有的更新。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很难想象会有
孔子、老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这种类型
的思考方式。那个时代的文化形态是口
头性的，是荷马史诗的类型，还缺乏哲学
意义上的思想方式。

文字的发明，让人类的经验和知识
能够被存储、累积和随时查阅，它们不
再需要存储于大脑，而是外备于书籍，
这让原本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记忆知
识的大脑获得解放，得以思考深层问
题。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学习方
式和生产方式，带来了人类思想和文化
的大突破。这一突破在欧亚大陆的不
同文明几乎同时发生，时间在公元前

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这一时段也
被德国学者雅思贝尔斯命名为“轴心时
代”。但轴心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突破又
不是纯粹的全新创造，而是与之前的文
化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如最终被书写下
来的荷马史诗成为希腊的经典，孔子和
老子的思想也与西周以前的文化有深
层联系。

自文字发明以来，人类的学习和思考
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直遵循
学习—认知—思考—表达（主要是书写）
的模式。但人工智能的出现一定会改变
这一模式，人类认知和思考过程中的基础
信息处理工作现在已经可以由人工智能
来完成，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会空余出更
多的空间来发展新的能力。

现阶段其实仅仅属于人工智能的石
器时代，随着这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
相信我们有更多的大脑空间得到释放，新
的观念形态和文明形态的出现只是时间
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推动人类文
化迎来第二个“轴心时代”，它们同样会与
人类发展至今的文明成果有深层联系。

因此现在确实到了重估人类文化遗
产的时刻了。我们很快就会面对有史以

来最为重大的，或者说是终极的命题和观
念挑战：相比于机器智能，人类思考的独
特性和原创性是什么？我们人类智能和
机器智能能否共同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明
形态？新技术的发展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这些，因为我们今天怎样认识文化和文
明，未来的数字世界就很可能产生怎样的
文化和文明。

当我们面对全新的现实问题，特别
是在它对固有的价值观提出无法回避
的挑战时，就需要建构一种新的价值观
和世界观来回应它。比如在春秋战国
之际，宗周制度的衰落、社会阶层的流
动，让西周中晚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观念
遇到了挑战，随后便有了孔子以及诸子
的新学说，对两周文化中的很多重要观
念，如君子、礼乐等做了全新的定义和
阐释；唐末五代，东汉以后形成的家族
等级制社会瓦解，旧有的贵族性质的文
化自然需要更新，于是便有了以复归先
秦原典为途径、以天下之治为理想的新
学术——宋学，重构了整个社会的伦理
体系。

纵观历史，世界各地新思想的创造大
多采用了迂回策略，即以复古为更新。我

们可以尝试去建构数字时代的全新人类
伦理和价值观，但最好能够在历史中找到
足够重要且迷人的资源，这就是我们回看
文明历史和古典时代的重要理由。

在这一意义上看，古典学在人工智能
时代的意义反而会更加凸显。因为它本
就是重估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之
一。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文明
轴心时代的文化，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让
我们详细分析人类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
出了新的思想类型，并进入一个全新发展
阶段。

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
优势。面对外来思想和观念时，中国本
土传统往往能与之相融合，而非形成对
抗，二者融合后还会创造出一种新型的
思想和文化。中国历史上至少发生过
两次外来思想与本土传统的成功融合，
一次是中古时代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一
次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次融合
同时改变了文化接触的双方，创造出了
新的文化形态。这一随时准备接纳新
的文化因素的特点，让中国文化具备了
面对新挑战，做出及时回应的能力。

楚简等新出土文献，为重新认识中国经典提供了可能
读+：为什么中国早就有古代文学、

先秦史学、文献学乃至国学，但是古典学
却诞生较晚，中国人民大学申报的中国古
典学专业2024年才被教育部批准并纳入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国古典
学的年代下限、学科边界在哪里？

徐建委：中国现在的学科划分体系形
成于20世纪初，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当
然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也是近代以来逐渐
成形的，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本身就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文学、先秦史学和
国学这三个概念是西学体系进入中国之
后才有的概念，文献学在清代已经出现，
一般被称作文献考据学，指的是利用目
录、版本和材料互见信息，通过校勘来对
古代文献的真伪、正讹、流变和实际意义
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学问。国学是与西学
相对的概念，是对我国故有学术的总称，
属于传统知识分子回应西学挑战的产物，
曾一度成为热门的话题。

古典学本是欧美知识体系中的一个
学科，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

阅读和研究，我们现在一般称之为西方古
典学，在西方有着很长久的历史，中国传
统上与之相近的是经史之学。最近20多
年来古典学逐渐被学界关注。2000年裘
锡圭先生在东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
重建中国古典学的主张，其背景是20世
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
和郭店楚简等重要出土文献的发现，为我
们重新认识和理解早期经典创造了条
件。中国早期经典的研究需要综合文献
学、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学科，很难将其
纳入单一的学科体系，所以裘先生适时提
出“中国古典学”这一概念很有意义，代表
着我们对中国经典的认识和理解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裘先生提出这一概
念时，他尚未将其视作一门学科，也没有
参照西方的古典学，而是将其视为研究的
类型或范畴。

将古典学作为学科建制来发展的起
点，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于 2009 年创
办的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以古
典学本科实验班的跨学科模式培养本科

生；2013 年中国人民大学获准设立古典
学二级学科，成为国内第一所设置古典学
专业的高校。2024年中国人民大学申报
的中国古典学本科专业获得通过，成为中
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是
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代表着古典学
正式列入了我国的大学学科体系。

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基础是Philology，
这个词现在广为接受的翻译是语文学，其
含义与清代学者所说的文献考据学非常
接近，其目的是还原文本的真实意义，方
法则是实证性的。中国古典学也应是以
古代文献（包括出土文献）的实证研究为
基础，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历史、哲
学、艺术和遗迹进行研究的学问。但是，
中国的古代和希腊、罗马的古代不一样。
西方的古代结束于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
灭亡，这是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下限。中国
的古代一直延续到 1840 年，如果以中国
古代的典籍和文化为研究对象，中国古典
学的定义就过于宽泛。一般来说，先秦两
汉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裘

锡圭先生所说的古典，指的就是先秦两汉
的古典文献，它们是中国文化的基石。这
一阶段的意义可以类比希腊、罗马的古
代，是中华文明形成期。故从文明史的角
度看，中国古典学应是以先秦两汉典籍的
研究为主的学问。

读+：近年来，地下出土的新文献、新
材料不少，中国古典学者是否关注到这些
地下新材料并及时吸纳？

徐建委：出土文献研究是当代最受关
注的热门领域之一。裘锡圭先生提出的
重建中国古典学的主张就是在地下新材
料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提出的，因此这批材
料是大多数中国古典学者所关注、研究和
利用的重要研究资料。其中最为学者所
关注的就是来自荆州地区的楚简，其中的
典籍类文献将战国晚期楚国贵族阶层所
阅读的书籍形态原原本本展现在当代学
者面前，不仅纠正了此前存在许久的误
读，也为重新认识中国经典形成阶段的诸
多关键问题提供了可能。

从中国古典资源，找到人类应对挑战的全球价值观
读+：中国古典学会不会变成钻研故

纸堆的学问？前人的考据功夫并没有带
来富强。那么中国古典学该如何破局？
您认为未来10年，中国古典学最有可能
在哪些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徐建委：确如您所言，这是一个需要
我们警惕的问题，事实上现在学界也确实
存在钻研故纸堆的现象。判断是否在钻
故纸堆，不在于其研究对象是否冷僻，方
法是否烦琐和传统，而在于视野。即研究
者在选定某一古代文献或问题作为研究
对象之时，他是否是以解决某一重大历史
或理论问题为目的，即他是否具备了关注

“大历史”发展的问题意识。清代的代表
性学者之所以会发展出文献考据之学，主
要是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要准确地理解经
典的原义，需要全面清理古籍文献中的文
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和校勘的问题，
他们并非仅仅出于对故纸堆的兴趣。

但文献考证之学需要投入大量精力
在材料的细密分析上，因此容易让学者沉
迷于考证，做博物学式的研究，而忘记原

本应该更重要的问题视野。但现阶段人
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已经可以取代大多数
传统的文献考证功夫，博物式的研究已经
失去了意义，我想这一倾向很快将不复存
在。

1687 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发表，建立了经典物理学。同年阎若
璩还在做他的《尚书古文疏证》，这部书在
他死后的 1704 年被编纂完成，是乾嘉考
据学的先声。这两部书分别是当时东西
方世界最有影响的著作，它们对人类文明
发展的价值高下立判。中国最杰出的大
脑在18世纪都投身于古籍的考证，确实
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但不是
全部。回看欧洲，这一时代德国出现了现
代意义上的Philology，我们可以认为这是
欧洲的考证学。它甚至被认为是大学里
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因此也有一批极为
杰出的人从事考证学，如19世纪的维拉
莫维茨和尼采。所以说考证学的发达未
必会造成科学思想的滞后。只有各种因
素综合的作用才能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滞后。
至于未来10年中国古典学最有可能

在哪些领域取得重大成果，我没有能力预
判，我只能提供一点个人的期待。我觉得
我们需要摆脱传统研究的束缚，在概括和
解释文化和文明发展脉络的能力上寻求
突破。需要从古典研究中找到一条重新
认识人类文化的新途径。在此基础上，如
何以中国古典资源为基础，丰富应对人类
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为人类发
展贡献中国智慧，应成为当代中国古典研
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中
国古典学不应仅仅是古典思想的阐释，更
应成为思想创造的源泉。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到底
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古典学？

第一，我们需要有历史概括能力的中
国古典学。今天如果我们还延续注疏经
学的传统，就很难勾勒出古典文化在中华
文明发展中的意义，不能够准确呈现中华
文明的内在结构及其演变。

第二，我们需要具备学术解释能力的

中国古典学。正如英国学者埃里克·哈夫
洛克在荷马史诗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他通
过对口语与书面语表达方式的分析，指出
人类理性思考能力或哲学思想的出现，与
书写行为密切相关——是书写塑造了思
想，推动了西方文明向哲学与理性的过
渡。这一观点是否准确固然可以商榷，但
至少他为古希腊哲学家为何集中出现提
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相比之下，我们应
如何解释中国诸子百家的兴起？

第三，我们需要有理论建构能力的中
国古典学。中国古典学的研究现在面临
着两大任务，一是建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解释模型，二是建构人
工智能时代的新观念。这两者都可以统
摄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框架之
下。

第四，我们需要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
中国古典学。中国古典学的理论建设不能
闭门造车，而应主动融入全球性的思想对
话；只有在不同文明的比较与参照中，才能
清晰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价值与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建委谈古典学研究：

因为人工智能，
重估人类文化遗产的时刻到了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最古老又最年轻”的
中国学科诞生

202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学科设置方面出现了
重大变化，首次将“古典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古典学理
论、古典学史、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东方古典学、世
界其他古老文明研究、古典学其他问题研究等7个二级
学科。

2025年也是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一周年。这一大会
于2024年11月在北京举行，向世界宣告，中国古典学登
上了国际性舞台。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群星
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
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
了奠基性贡献。中希共同举办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
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中希两国和世界各国
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

2024年，中国人民大学申报的“中国古典学”本科专
业成功获批，成为国内首所设立该专业的高校。该专业
以人文科学试验班对外招生，毕业生获得文学学位，核心
课程包括《周易研读》等大量经典研读课程，以及《中国古
代术数》《校雠学》《小学基础》《中国古典学史》《中国古典
诗文写作》《欧亚古代文明》《欧亚古代语言文字导论》等。

从学科建制的意义上说，这是一门“最年轻”的学科，
研究的内容却是古老的，以至于它一诞生就被列入中国
社会科学院“冷门绝学”扶持计划。为什么要新设这样一
门学科，而且这样郑重其事？

打破欧洲中心，
古典学面向所有古代文明

徐建委教授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古典学原是欧美知
识体系中的一个学科，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
阅读和研究。定型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
特》和《奥德赛》）是西方古典学的基石，也是最重要的经
典。这两部史诗与稍晚的赫西俄德所作的《神谱》《劳作
与时日》，以及托名荷马的《荷马颂诗》一起，组成了希腊
古典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最高经典。以这五部史诗为基
础，衍生出三类经典文献。首先是文学领域的史诗、悲剧
和喜剧作品，它们是西方古典学的主干。在史学领域，公
元前6世纪，导源于史诗传统的希腊历史学初露萌芽，随
后希罗多德（约前485—前425）的《历史》、修昔底德（约
前460—前399）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色诺芬（约前
428—前354）的《希腊史》出现。在哲学领域，公元前6世
纪初至公元前 4 世纪希腊贤哲如云，如苏格拉底（前
469—前399）、柏拉图（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322）。在这三种主要的知识类型之外，数学、博
物学、建筑学、医学等领域也有很多名著。这些典籍及其
后世的注释和诠释著作一起，成为西方古典学的主要研
究对象。

二战后，全球殖民体系瓦解，学术界的欧洲中心主义
受到广泛质疑，古典学领域的比较研究随之兴起。近年
来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古典学的研究范围不应
只限于希腊、罗马文化，而应面向所有古代文明。2015
年，谢尔顿·波洛克等合编的《世界语文学》在哈佛大学出
版社出版。语文学大体相当于我国的古典文献学，是古
典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世界语文学”的提出，意味着“世
界古典学”也呼之欲出了。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
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世界古典学”的概念正式形成。

中西古典学都是传统悠久，二者有异有同。徐建委
介绍了国外著名学者格兰·莫斯特的观点：其一，这两个
传统都以少数经典为基础；其二，它们都有历史悠久的书
写文化，并赋予书写以高度的特权；其三，二者均建立了
专门的教育系统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其四，两个传
统都有以收集、整理、校勘为目的的图书收藏机构，并都
有专门的文献学家；其五，它们在各自的文化历史中都形
成了注释传统，且长期存在经典训释的不同流派；其六，
两个传统都形成了经典引用文化，等等。

而同样深刻的还有二者区别：欧洲的古典学传统有
过断裂，中间有1300多年的空白期，在罗马帝国晚期，罗
马等地只有少数学者能够阅读希腊文献，当时大量的希
腊文献被译为阿拉伯文而保存于阿拉伯世界；而中国的
古典研究传统自孔子开始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
且经典的范围始终保持统一，以十三经、前三史和周秦诸
子为元典的传统是非常稳定的。中国各地的人们虽然操
着不同的方言，却能够阅读同一种书写文本。这让中国
书写下来的经典成为连接各地区、各民族的精神纽带。
汉字书写系统的成熟，不仅塑造了我国早熟的思想和文
化形态，也塑造了这一文化的普适性和超越性，是中华文
明保持延续性和统一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年是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一周年，在北京召开的这一大会，同时宣告了世界古典

学和中国古典学的诞生。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今天，国家为什么郑重其事设置这一新

学科？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建委。

徐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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